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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下 题 目 上 的 这 几 个 字 ，并
非为 了 做 诗 的 觅 韵 ，也 不 是 出 于
编绕 口 令 的 雅 兴 。

多少 年 了 ，自 打 五 十 年 代上
小学 起 ，就 从 教 科 书 和 老 师 、领
导们 那 儿 不 断 地接 受 训 导 ：
各尽 所 能 、多 劳 多 得 ，不 劳
动者 不 得 食 。年 岁 渐 长 ，见
识无 增 ，已 逾 不 惑 之年 而 大
惑不 解 的 是 ，反 观 而 今之世
事，却 有 不 劳 而 获 者 种 种 ，
真乃 八 仙 显 圣 。

一日 多 捞 多 得 。此 乃 权

势者 流 ，凭 借 权 柄 ，以 权谋
私，假 公 济 私 ，化公 为 私 ，
贪赃 枉 法 。一 位 主 管 房 子 的
副处 级 官 儿 ，不 仅 自 家 的 房
子及 其 设 备 比 得 了 现 代 化 的
豪华 饭 店 ，而 且 据 他 不 惭 之
大言 ，他 收 到 的 礼物 ，要 放
在家 里 ，只 怕 摆 不 下 。他 不

过一 个 芝 麻 七 品 吧 ，更那 个 一 些
的呢 ！

二曰 多 倒 多 得 。这 几 年 我 们
的汉 语 中 多 了 一 个 新 词 儿 ——

“ 倒 爷”。倒 火 车 飞 机 票 者 ，倒
烟酒 者 ，倒 彩 电 冰 箱 者 ，以 至 倒
汽车 、倒 文 物 者 ，直弄 到 拐 倒 十

七八 岁 、二 十 岁 的 大 姑娘 ，只 给 穿
个裤 衩 背 心 明 码 标 价 地拍 卖 者 。

三曰 能 闹 便 得。“我不 干 ，不
得利 ，谁 也 别 干 ，别 想 得 利”。大
锅饭吃 不 成 ，利 益 不 得 均 沾 ，就 告

黑状 ，使 绊 子 ，胡 搅 蛮 缠 ，
不得 利 ，也 得 意，更 有 我 们
一些 部 门 ，有 告 便 查 ，不 分
皂白 ，直把 改 革 开 拓 者 查
蔫，把 好 端 端 的 企 业 查 瘫 。
西安 饮 食 机械厂 即 一 例 也 。

四曰 泡 而 有 得 。这 多 在
一些 春 风 不 渡 玉 门 关 的 国 营
单位 。泡 迟 到 ，泡 早 退 ，泡
茶，泡 聊 天 ，事 事 泡 ，天 天
泡，泡 到 时 候 ，工 资 加 奖
金，分 文 不 少 。

治一 治 捞 、倒 、闹 、
泡，怕 是 改 革 应 有 之 义。而

此四 病 ，有 末 有 本 。虽 有 俚
语曰 ：“肥 了 捞 的 ，发 了 倒

的，养 了 泡 的 ，亏 了 劳 的 ，便 宜 了
闹的。”似 乎 不 分 彼此 ，却 可 分 彼
此。若 分 彼 此 ，愚 见 以 捞 为 首 。更
有以 特 权 为 虎 皮，捞 而 兼 倒 ，为 害
尤烈 。试 想 ，为 官 势 柄 者 清 廉 不
私，加 上 逐 渐 创 设 之 法 制 ，虽 倒 、
闹、泡者 不 会 绝 迹 ，也 断 不 敢 猖 獗
到无 所 顾 及 之 地 步 。

寒窑 识 记
李宏 志

这是一个历史的沉
积。寒窑鸿沟只是一个
弯弯 曲 曲不过数里的 荒
沟，唐时为 曲江河道 ，
宋代水断沟干，便 留下
了一道荒野。不知多 少年过去了，因一个动人的
传说故事，人们就在沟 中 打窑筑殿，塑造神像 ，
从而使传说有了依据，故事欲趋完整 和丰富。终
是出于文人之手，借戏曲之力，寒窑的故事又迅
速在 民间流传开来，其影响 之大，远及 日 本、东
南亚 和西欧，近在我 国甘肃靖远 县 内一古钟上就
存有铸 目 ，四川 的 自 贡还有木雕，如 此 代 代 传
颂，寒 窑也就成了后人膜拜 的胜地。

做为 胜地，常来游 览 的 多 是百姓 ，而百姓之
中又 以 老者妇者为 最。裹了 足的 乡 间老太，总喜
三五结群，拄杖前来，说说嚷嚷 中 进得殿堂，立
地又悄 然无声，只 静静地瞅着 平贵 和宝 钏 的 塑
像，眼里 就有了一种 亮光，象是见 到 了 神 灵，便
恭恭敬敬地跪去 ，掌 心 向 内 ，连叩三头，苍苍 白
发便 深埋在 了 两肩 里 。起时又去点香，口 中 喃 喃
默念，极是虔诚 的样子。大 半是尝 尽了 裹 足 之
苦，才深知宝钏反抗封建 礼教 的可 敬呢。又来到
寒窑 旧 址，几双颤颤 的手就去摸 那台 冷炕，有人
苦叹，几人眼 圈 就红 ，忧忧愁 愁地退 出，边 叹边
走了 去。看见高大的红鬃 烈马 了 ，就想象 这 烈物
当年是如 何 的 肆虐，几人眼里就满带了 神秘，只
远远 地瞧着，不 再前去。忽 有人议 论寒窑，她们
就随声相附，滔 滔而谈，说 宝钏如何富贵，平贵
怎么贫寒，又道起宝钏苦 守寒 窑 冰心不 变之事，
一泄而 不可收 了 。惊奇的 是几人的言语竟如 同诗

文，朗 朗 上 口 ，记忆极
是精细 ，听得人纷纷吃
惊，好奇 者 问 之 ，答
道：“那是从戏 中 看来
的，光寒窑就编 了 十几
本子戏 呢。”一 时 游人
围满，散去，又 围满 。
一个寒窑 的 历史就全让

她们 讲完了 。
游者之中 ，自 然 是

少不得青年，因 而也就
多了一代人的眼光。他
们来了，逢 窑便进，遇

殿就入，见窑 中 冷炕上的 麦草，就 笑后 人在 做
戏；观殿堂 内 的塑像 ，又 说少 了古味儿。每到一
处，留影做念之事必不可少，只是来 到 望 夫 亭
间，男 的 是怎么也不照像 了，全慌慌地跑下，引
得女子们哄 然大笑。有人烧香 磕头，他们便好奇
地围上，看着，就嗤嗤偷笑，见四 周无人了 ，却
说：咱们也求个神 灵吧 ！于是几人就 学着磕起头
来，只是那副嫩嫩的腰 却弯不过 乡 间 的老太，嬉
笑声终成 了一片。

他们 瞧见 了红 鬃 烈马 ，便 急 急 围去 ，象在欣
赏着一件艺术品，拿眼远远地瞄 着，先是 赞叹工
匠们 的 技 艺，后又 觉得此物 着实不该 放在这里 ，
而应 塑在 古城 的 广场上。感 叹着又 嚷嚷 如 何 照
像，有人 极想骑 马 ，却又苦于无法 攀上 。忽听 到
有人在 讲寒 窑，都纷纷凑 了去，先是入神 入味 ，
久了 又 感烦腻 ，末了 则笑那人的 迷信。在他们眼
中，寒 窑只 是一个 历 史 的虚 构，人创 造了 它，却
又在 崇 拜 它 ；对人 的 创造看得清清楚 楚 ，而对 人
们的 崇 拜 却 感到茫 然 。

听说 这 鸿 沟南坡里 的芨 菜全 让 王宝 钏 挑 尽
了。他 们 便好 奇地去探找，先是上 了北 坡 ，见
菜丛生，又爬南 坡 ，果真不见菜儿的踪迹，这 倒
使他们大吃了一 惊。于是又有了一场 寒 窑 的 争
辩，终 是 没有什么 结果，索兴就带着一种 神 秘 离
去了 。　（题图 驰 张 ）

麦客
文玫

一条 船，又一 条 船
一个 浪，又 一 个 浪
由遥远 的 天 际 驶 来

帆儿 扯 了 ，杆 儿折 了
停泊 在 古城 的 脚 边

承包 （报告文学 ）
刘双 贵

我出差去 韩城 。
刚一出 剪票 口 ，便被拉客 住店 的女 人们 围住

了。一位年轻 姑 娘热情 地说：“住我们 那儿吧 ，
我们 那里 设备……”经验 告诫我 ：她就是说得天
花乱坠，你也别去 ！我 挥了 挥手，径直向 广场东
侧新建的 车 站服务大楼走去 。

谁知 刚进 门 就把我 吓跑了——两个 人的房 间
一晚上24元 ！可单位规定 职工 出 差住宿只能报销
5元 。无奈 ，弃近 就远吧 ，好在 乘务公 寓 离 车 站
也不算太远 ，半里路 。

这家服务大 楼 的经营者可是不太精 明 ，这种
“ 为 渊驱鱼”的 价格谁知一天能吓 跑多 少 “鱼”？

到了 公寓 招待所，一个十 四五岁 、虎头虎脑
的小 家伙热情地接待 了 我 ，看 他那身 半新不 旧 的
黑学生服，不 象是公寓 的 职工，倒象 从农村雇来
的小 帮工 。

他见我 穿着铁 路服，不 等我 掏 出 证件 就领我
进了 一个房 间 ，又忙不 迭地去 给我 打 洗脸水 。那
自自 然然的 神态，就 象款待 他爸爸的 熟人 。又 进
来一 位姑 娘，正是 刚才在 车 站广场 “拉”我 住宿
的那位 ，她笑盈盈 地 说 ：“刚 才 我 叫 你，还不
乐意 来呢。”

我环视了 一下房 间 ：两 张 洁净 的床 、一对 精
美的 沙发 、一张 一尘不染 的 桌子 ，靠 墙还 有一个
镶着 穿衣镜的柜子，陈 设不错 。

忽然，我 发 现脸盆 架下 放着 刚 剥 去 包 装 的香
皂。

继而又发 现 ：抽屉里还放着 鞋 油 、鞋刷 、卫
生纸。我 恍然大悟——这是高级 房 间 。看来，我

只有等 着 “挨
宰”了 。

我问 ：
“ 一晚上多 少

钱？”“五块 。
还有三块的。”

虚受 一
惊。

有人告诉
我，这个招待
所之所 以办得
不错，是 因为
它由 一名 职工
承包 了 。承包
者叫朱联营 ，
他除了 不拿工
资外，一年要
交纳9千元，挣不够 自 己倒贴 ，挣得 多 个人独得 。

我不 禁为 这个承包者所承 包 的风 险 担 起 心
来，也想见 见这个 冒 险者 。

那人说：“他去西安办事，明 天才能 回 来 。
今天接待 你们 的那个小 家伙就是他儿子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我 见到 了 朱联营，一 个 很精 明
的中 年人 。

我问 他能不能 完成定 额 。
“ 那就看 你 咋 干 了 ，同行无 同 利。首先 你 得

摸住 旅客 的 心
理：一 要 干
净、二 要 方
便、三要价格
合理，我 这里
坚持十 天换一
次床单被罩 ，
房间 不 时 清
扫。我 自 己掏
钱给每个房 间
都买 了 香皂 、
鞋油，连卫生
纸我 都 包了 。
出门 人 谁能 带
那么 全？”

“ 我 雇 了
一个 帮 工 ，每
月60元 ，专 门
负责 房 间 卫
生、被 褥 换
洗、车 站 接
客，干不好我

就辞，不到一个月 ，我 就辞了 三个，现在雇 的这
位姑娘是第 四个。”

正说着 ，一位客人问：“有澡堂吗？”“有，
我领你 们 去，这会儿水正热 呢。”客人边掏钱边
问：“洗澡多 少钱？”朱联营笑了：“哪能啥都
收钱 ！洗澡免 费。”

他既 是经理，又是服务员 ，尽管雇 了 帮工 ，
仍然忙不过来 。于是 他爱人 、他儿子 都常来帮忙 。

“ 三月 份 收入多 少？”头 一个月 ，经验还不
足，刚 刚 凑够了 750元，全上缴 了。

“ 等于赔了 一个月 的工 资。”我 替他惋惜 。
“ 全 当 花钱 买广 告了 ，酒好不怕 巷深，现在 来 的

大多是 ‘回头客 ’，这不，4月 份 刚 过 一 个 星
期，我 已 收入了400多 块。”

他认真地说：“我不在乎赔 赚，只 是 想 试
试。个人承包这条 路走通了，会带动更多 的人承
包，咱们 的改革搞 的不 就是这样的事 么。”

我想，车站附近 那几家 “正宗”旅馆，不知
是否意 识到，他们 正面 临着一场挑 战，也面 临 着
抉择 。

朱联 营 在 清 理 客 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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